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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传》：读懂辽宁 读懂中国

网文时代，我们怎样读名著？
王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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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充电”乐享时光 张炎良 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有人发起
“重写文学史”，也留下了一些“重写”
的文章，但从总体上看，这次“重写”，
只满足于对已有作家作品和文学史
实的重新阐释和评价，并未从文学史
写作的基础工作做起，提供“重写”赖
以展开的新发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
史料。

最近读到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
文学史（纲要）》（知识出版社2022年
1月出版），觉得弥补了这个缺憾，为
文学史“重写”找到了一条合理的路
径。我把这部论著的特点，归纳为两
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史料的辑佚钩
沉，拾遗补阙。有人说，文学史是一
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儿童文学
史也是。如果把这个秩序比喻为一
个队列，则一些新人的加入，这个队
列的次序就要重组，就会发生变化，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的“重
写”，都是由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
料的发现引起的。梅杰长期从事编
辑工作，留心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
数量众多的大型儿童文学丛书和现
代作家的儿童文学文集，积累了丰富
的一手资料和编撰经验。在这个过
程中，他尤其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版
本问题，所编作品，在尊重历史原貌
的同时，也引导他把搜索的目光投向
历史深处，寻找那些“现有中国儿童
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
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尤以清末民
初和抗战时期的发现为多。这些新
发现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不但为现
有的儿童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史料，补
充了现有儿童文学史的缺陷和不足，
同时也为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提供
了资源和动力。

第二个方面，是观念的儿童本
位、文本中心。与上一个方面的特点
相联系的是，新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
的发现，不仅仅是依靠查阅历史资
料，同时还要有鉴别和发现的眼光，
亦即要从那些与儿童有关，或看似无
关实则有关，抑或虽是儿童文学作

家，但所作未必尽是儿童文学的复杂
情况中，分辨鉴别出哪些是真正意义
上的儿童文学，哪些是假儿童之名的
成人文学，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儿童文
学，从而把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
学，从浩瀚的文学史料和复杂的文学
情境中提取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构建
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史，完成对已
有的儿童文学史的“重写”工作。梅
杰的眼光，来源于他所持的“儿童本
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现代文学史
上渊源有自，且已成为衡量儿童文学
的唯一标尺。梅杰持这种尺度检视
他过眼的与儿童文学有关无关的现
代作家作品，既敢于大胆地质疑那些
已成定论且评价很高的儿童文学作
家作品，也敢于把那些因为各种原
因，被有意无意地排斥和遗漏的儿童
文学作家作品，提到一个时期有代表
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高度。梅
杰对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重新
评价和定位，不是观念先行，更不是
主观臆断，而是建立在精细的文本阅
读和扎实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是以
文本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中
国儿童文学史独特的历史分期和不
同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总体判
断，也是“论从史出”，有充足的实证
根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杰的这部
新著，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儿童文学的
摇篮”，同时关注“中国传统蒙学读物”
和“古典文学中适合儿童阅读的部分”
对儿童的影响和某种潜在的儿童文学
属性，也说明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重写”，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比较开
放的眼光。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
写”，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新史料
的发现，也需要作者有相应的“史识”，
还需要协调好与儿童文学置身其中的
整体的文学史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
关系。在这些方面，梅杰都有比较自
觉的意识和比较充分的准备。这部论
著，只是他“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一个初级阶段，相信通过他进一步的
工作，会有更大的成绩。

探寻重写文学史的路径
——读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

於可训

所谓名著，我们不妨认为是指兼具
比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知名度，禁得起不
同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与阐释，且被权
威文学体制认可的文学作品。

目前的网络文学，很多时候致力于
给读者提供心理上的快感，迅速让读者
最基本的欲望得到充分的迎合，日常生
活中的缺憾得到补偿性的满足，对世界
的既有认知得到最直接的巩固。而长
期接受网络文学定向投喂的读者也被
宠坏了胃口，宠没了耐心，不耐烦看到
与自己预设不同的世界，要求作品中有
最简单最纯净也最狭隘的人设，最欢快
的剧情，最大团圆的结局。

“名著”却不能如网文一般致力
于提供足够剂量的情感与欲望的快
感，而要去表现人性的隐微，处境的
复杂，带读者去领略善与恶两极之间
广阔的中间地带，甚至还会刻意纠正
常识，冒犯观众，动摇他们的既有观
念，自然会显得不够“道德”，人物也
不够“纯洁”，令习惯了网文的读者心
怀不满。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阅读理解文学
作品的方式，我们并不完全陌生。对文
学名著做标签化、道德化的粗暴判断，

也不是网络时代的专利。文以载道本
就是大众最重要的文学认知，无论是传
统社会还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代社会，
文学向来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解读
文学作品也常常从是否有助于维护社
会秩序入手。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不宜将名著当
作不言自明、天然正确的免检产品。名
著自然往往是“好”的作品，但是作品的

“好”除了永恒性，也会有其时代性和阶
层性。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
的作品，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强大的吸引
力，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遭遇许多
现代人难以接受的价值观念，那些对于
古人来说是“爽点”的内容，反会使现代
读者产生不适之感，令人“不爽”。即便
是现代文学经典，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
理解，如钱锺书的《围城》，被网友吐槽
为“抖机灵”“刻薄”乃至“男性沙文主义
和厌女”，这样的评价并非毫无道理，甚
至可以弥补权威阐释之不足，其缺失不
过是立论有失偏颇而已。所以我们不
必完全拒绝对名著的指摘，只是在做判
断的时候要保持整体感和分寸感，不去
简单地完全抹煞其好处。

以网文方式解读名著的问题，说到

底是我们如何理解文学与道德关系的
问题，也是我们如何理解与看待文学功
用的问题。通俗文学一般来说总是在
迎合大众既有的伦理观念，与之契合，
从社会功能上来看则是巩固既有的社
会秩序，所以通俗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
道德化，通俗文学的读者对“道德”的要
求也比严肃文学的读者更严格、更纯粹
——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狭隘。而严肃
文学往往要松动既有的价值观念，消解
既定的权力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单从
作品或人物的“道德”层面来看，严肃文
学往往没有通俗文学“纯洁”，名著也不
如网文讲“伦理”。

朱光潜有一篇文章，《我们对于一
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
的、美感的》，其中实用、科学、美感，可
分别对应善、真、美。以“真”而论，名
著往往比网文更真实，更指向世界与
人心的真相，网文读者以名著为“雷”，
很多时候也正是因为名著不肯给读者
以虚假的“善”的满足。以善而论，美
自然可以与善有关，但文学意义上的
美并不等于善。比如很多作品中的反
面人物，自然是不“善”的，作为文学形
象，却可以是美的。尤其是在通俗文

学里，一部作品的格局尤其是正面人
物的道德高度其实是由反派决定的
——如果反派“坏”得很低级，则正面
人物也“好”得很有限——所以在那些
被认可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反派也不
仅仅是简单的坏人，比如金庸笔下的
欧阳锋，算是“射雕”中的终极反派，却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坏人，自有其文
学上的魅力。同理，毫无缺点的圣人，
作为文学形象，固然可以给人以崇高
的美感，却也可以是枯燥无味的说教，
令人厌烦。

我们阅读名著，也要用与之相匹配
的方法，设身处地去体贴更为复杂丰富
的价值观念，以冲击自身的既有观念，
拓宽我们的价值视域，使我们对世界与
人性更多理解，而非更多偏见，也使我
们的心灵更加细腻敏感，而不是更加冷
漠麻木。名著也需要我们的“再创
造”。以网文的方式理解名著，视为待
避之“雷”，固然简单粗暴，但我们也不
必因此走向另一极端，将名著视为“雷
池”禁区。我们要不断用自己的时代精
神去重新理解、阐释名著，赋予新的价
值与意义，使其不断生长，焕发出勃勃
生机，常读常新。

有些人读书，是为了攻克技术难
题，图一个学术上的发展机遇；有些
人读书，是为了提高学业水准，奔一
个人生中的美满前程；还有些人读
书，是为了积累知识储备，求一个素
养上的良好修饰。这样的读书，始终
是带着功利性的，灯油熬尽，黑发成
霜。而闲读不是这样的，随意翻翻，
任性读读，思绪不枝不蔓，身心无牵
无挂，如清风徐徐，暖阳灿灿，安逸而
自在。

闲读，是一种身体上的放松。凡
人生活，总是逃脱不了人间烟火的困
扰，家庭的琐碎，工作的劳累，日复一

日，让人从身体到身心都觉着疲惫不
堪。奔波忙碌之余，手执一卷，或坐
或卧，让一颗躁动的心沉静下来，慢
慢走进文字里的世界，山在眼前巍峨
着，水在眼前灵动着，茵茵花香，啾啾
鸟语，指尖在泛着墨香的书页上柔柔
滑过，身体放松了，身心休憩了，闲读
的每一段光阴，无不萦萦着静与美的
享受。正如诗人顾城所说的，“草在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
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闲读也
是这样的。

闲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读书，对于好多人来说或者是个“苦

差事”，而闲读不是这样的，简单而快
乐，是一种精神享受，像呼吸一样自
由，像花开一样芬芳。法国思想家孟
德斯鸠说过，“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
命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
刻。”枯燥烦闷时，闲读能使人心情愉
悦；迷茫惆怅时，闲读能使人思路清
晰；高兴快意时，闲读更能使人享受生
活。闲读，塑造的是人的精神，升华的
是人的思想，精彩的是人的生命。

闲读，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洗礼。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身体和心灵，总
要有一个在路上。”人生如书，书亦人
生，读书，哪怕只是闲读，都是一场心

灵的修行，淡澈如初。读书能使孤独
变成一种享受，能使闲暇变成一种充
实，能使幽静变得烂漫多彩，能使嘈
杂变得宁静和谐。闲来读一本闲书，
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散发着幽香，熠
熠着的是人性之光，照彻着人的灵
魂，洗礼着人的心灵。

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
话，“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
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
吗呢？”汪先生的这句话是为生活而
写 的 ，闲 读 或 者 就 是 生 活 中 的“ 乐
子”，捧读一本闲书，打发一段闲暇的
时光，生活里便有了无尽的乐趣。

这 是 写 给 一 座 省 的 大 传
记。华文出版社社长包岩向读
者推荐《辽宁传》。辽宁刚好处
于几大文化板块的衔接带上，像
一个绳扣，把草原文化板块与中
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板块连接
起来。辽宁就像从中国肌体上
取下的一个切片，谈论辽宁，就
是谈论中国。

作者以地域为切片，写就辽
宁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的故事，
从历史、文化、交融、发展、未来
等多个维度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
的辽宁。读懂辽宁，读懂中国。

近日，张鸿主持编撰的《数
字治理》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介绍了
数字治理的相关知识，并广泛
吸收了国内外数字治理的理论
与实践成果，提出了数字治理的
创新思路与实践对策。全书的内
容共分为六章，分别是数字治理
的产生与发展脉络、数字治理的
理论内涵与体系构建、我国数字
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国内外数字
治理的比较分析、数字治理的
推进路径与发展趋势以及现阶
段已有的我国数字治理探索实
践的案例展示。

《数字治理》：
数字治理助推智慧社会新发展

唐代王建有诗云，“竹烟花雨细相和，看着闲书睡更多。”南唐李建勋也有诗云，“唯称乖慵多睡者，掩门中
酒览闲书。”人生多闲时，如果能煮上一壶茶，慢饮细品，随手拿上一卷书，或者一张报纸，漫无目的地翻着看
着，想必也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怎样读名著”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源于最近网络的一个热点话题“名著避雷帖”，即以看网络文
学的方式来看名著，看出种种坏处，做出标签化的论断，提醒同好“慎入”。


